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慈悲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《冰戀書櫃》

夜已深，免費的小公園裡早已是一片漆黑，僅僅靠著少數路燈的微弱燈光散發著微不足道的光芒。

這裡不僅夜深，而且寂靜，遛彎的，跳舞的，聊天的人們早就陸陸續續的回家了，沒有了嘈雜的人聲和音樂，公園也沒了人氣，怪冷清的。

公園唯一的景觀是一座亭子，六邊形的那種，周圍只有條道路，路旁都是些雜草。

透過亭子旁邊微弱的燈光，隱約看出有個女孩在亭子裡。

一條繩子被拋到了亭子的橫樑上，女孩踏上亭子周圍供人們休息的長座，在燈光的照射下，女孩的輪廓清晰了許多。

女孩稚氣未消，看起來最多二十出頭，穿著白色的短袖上衣，牛仔短褲，露著修長的兩條白腿，光腳踩著人字拖。

如果是白天，是個人都會發現女孩要上吊自殺，並且會將她救下，畢竟上吊的死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

可這是夜晚，公園裡幾乎沒有人，再加上分外漆黑，又有誰能將女孩救下呢？

「這位女施主，請不要想不開啊。」遠處慢悠悠的走過來一個和尚，身上穿著僧服，手中還拿著佛珠，頭頂也自然沒有毛髮。

「感謝大師了，只是我的事情，用不著別人管，而且我也不信佛。」女孩鬆開握著繩子的兩端的手，對和尚行了個禮。

「我不信佛，但我知道您講慈悲，您救不了我，救也沒用，現在救下，明天我又會從樓上跳下去，還是早些離去吧，若是您非要幫忙，不如等我死透，幫我按照您們的方法，超度下亡魂吧。」

「施主，死雖是解脫，可你還曾想過你的家人嗎？你還曾想過你未盡的夢想嗎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大師，我父母雙亡，也沒什麼家人，考上大學家裡就出了事，自然也沒地方去上，男朋友也剛剛離我而去。

至於夢想，我最大的夢想就是上大學，可是我兜裡連一分錢都沒有，不然我也不會躲在公園裡上吊，就算死，也找個高級點的地方。」

「施主，你……」

「禿驢，別勸了，妹子，要尋死就死吧，沒事，我聽你說了，死了反而是解脫，祝你來世生個好人家。」遠處傳來聲音，走進一名打扮社會的男子，梳著黃毛，光著膀子，只穿了一條短褲和一雙涼鞋，耳朵上還卡著根煙。

「這位男施主，你可知道……唉……」

女孩似乎是聽了社會男子的話，將長繩的兩端打成一個環，似乎是她不會系絞刑結。

女孩站在長座上很高，繩子不能卡在她的脖子上，女孩只好半蹲下膝蓋，讓脖子貼在繩子上。

女孩穿著人字拖的雙腳一點點向前挪動到邊緣，離開了支撐她身體的長座。

繩索一點點繃直，勒緊，陷入女孩的脖子裡，女孩眉頭不由得緊皺起來，眼睛也緊緊地閉合著。

女孩懸在空中的雙腿只是伴隨著身體前後晃動，沒有進行太多的掙扎，只是先後響起了「啪啪」兩聲，女孩的腳趾不再去夾人字拖，任由其摔落在草地上。

女孩的雙手是握住腦袋旁的筆直的繩子上的，現在卻慢慢離開，移動到自己的胸口，因為女孩明顯的感受到那裡發悶，並且只有氣體出沒有氣體進。

通過女孩略微張開的嘴巴，能夠發現女孩的牙齒咬得很死，像是難忍胸口的悶脹，又像是堵住自己舌頭伸出嘴外。

似乎是女孩陷入昏暗了，又或者她看到了什麼，因為她的眼睛又睜開了少許，眉頭也不再緊鎖，重新舒展開來，只是女孩的臉頰開始愈發通紅。

女孩的雙手也移開了胸口，來到了自己的脖子上，開始緩慢地抓撓陷入脖子的繩子。

其實說是抓撓，更多的還是溫柔的撫摸，女孩的指甲很長，但卻沒發出刺耳的「刺啦」聲，大多數的情況下，女孩雙手的抓撓還是以指肚為主。

女孩的小腿約有三分之二都在長座下面，自然不用擔心會從新站到長座上，也不必擔心那微弱的掙扎。

女孩先是兩腳繃直，趾尖指向地面，隨後一雙玉足開始了前後的擺動，一下兩下，越來越快，隨後帶動了小腿。

可能是小腿碰到了長座的底部有些痛，沒過多久女孩就換了另外一種蹬踢的方式，說是蹬踢，像是舞蹈也不為過，更像是踩踏單車的少女。

女孩的牙齒鬆開了，舌頭從裡面吐露出來，變長再變長，從舌尖一直到大半個舌頭，而且還在不斷地蠕動著，口水也從嘴角滑落。

女孩似乎已經解脫，餘下的不過是一具軀殼，因為她的嘴角早已上揚，感覺像是解脫了一樣。

女孩的頭低下來一些，頭髮也順勢滑落，沒有黏在舌頭上，卻遮擋了自己通紅的臉頰。

女孩的眼睛雖空洞的望著前方，卻沒有翻白，更沒有閉合，只是有些渙散和渾濁罷了。

女孩的雙手不知何時伴隨著掙扎垂落在身體旁，沒有半蜷，只是相比較伸直而言有些彎曲，左手的食指偶爾還會微微抬起，又慢慢落下，像是在倒數自己停止掙扎的倒計時。

沒錯，很快，女孩的舞蹈就接近了尾聲，女孩的蹬踢又回到了最開始的模樣，只有兩隻腳丫在飛快的蹬踢，一前一後，逐漸變慢，然後腳尖繃直，相互摩擦，又逐漸抬起，自然的懸在空中。

「嘩」估計是太長時間沒有上廁所，一大泡尿從女孩的兩腿間噴出，打濕了內側的牛仔短褲，也讓兩條腿和一雙玉足佈滿水珠。

尿水不斷地滴落在草地上，被土壤很快的吸收下去了，就像女孩的生命一樣，很快消失，卻又顯得微不足道。

尿液從女孩的身體裡排空，最後一滴從女孩的腳尖滴落，女孩的嘴角又上揚了一點，遠處看，就像是微笑一般，只不過舌頭吐出嘴外，還掛著口水。

「阿彌陀佛，造孽啊，施主，你為何要加害於這名女子啊，唉……悲哉！悲哉！」和尚默默地看著女孩死亡，看著一條鮮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。

「她是自殺的，我哪裡有傷害她。」社會男子從耳朵上拿下煙，狠狠地嘬了一口，扔在地上踩滅了煙頭。

「真是可惜了，估計長得還不錯呢。」

「施主，你居然如此的沒有慈悲之心，悲哉！悲哉！這世上怎會有如此之人，悲哉！悲哉！」和尚搖了搖頭，轉身念著經文離去了。

「誒，禿驢！說了半天慈悲，其實，你跟我一樣。」社會男子也轉身拍了拍和尚的肩膀，又掏出了一根煙，點燃，離去。

公園裡又寂靜了，伴隨著昏暗的燈光，隱約可以看見一個人影，是個女孩，懸在半空中，頭頂有條繩子勒著她的脖子，雙腳指向地面，伴隨著剛剛掛起的微風，小幅搖擺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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